
今次的任務是去西邊的深山。 
 
─真麻煩。 
剛接到任務內容時旬是這麼想的，很直覺的反應。這大概是他入會以來的第一個任務，由於出問

題的範圍相當廣泛，不僅是氣候異常、妖物作祟，連帶的也影響了村民的生計和人身安全，為此

公會裡每個人幾乎都動員了。 
 
旬在前一天就開始動手準備行囊，一邊想著任務內容，一邊動手拿取物品一樣樣地放進背包中，

只不過那封來自偏遠村落的信函，似乎是因為緊急傳遞的關係，很多詳細情況在信中並未提及，

看來似乎得到現場才有辦法更深入了解狀況。雖然不曉得會花多久的時間，但順利的話，也許不

消幾天就可以解決問題了吧？ 
 
─前提是，如果有這麼容易的話。 
他並不是個樂觀的人，凡事都會心念著船到橋頭自然直，期望值與實際面不相符的情況是常有的

，所以湯石旬認為最好是不要一開始就懷抱著這種心情，但他倒也不至於悲觀，只是覺得反正盡

力完成就可以了。 
 
「喂，還好嗎？」突然，有人敲了敲房門，高大的成年男子從門外探進來，「該準備的東西應該都好

了吧？」長子湯石瞬走了進來，笑著問道。 
「是瞬哥阿？」旬抬頭對上他的爽朗，顯得有些面無表情地說著：「怎麼還不睡？」 
「阿，差不多了，只是聽說你隔天要出發，來看看有沒有需要幫忙的？」 
「還好，可以應付得過來。」長兄的熱心讓他不以為意，只是平淡地回應著。 
「這樣阿？」對方也只是淡淡地說了句，似乎還想說什麼，欲啟口卻又收回。 
 
兩兄弟陷入了陣沉默，這使得旬漸漸感到有些奇怪，但也只是不說話等待著，他知道瞬可能是要

說什麼，被對方盯著看的感覺令他不太自在。直到過了五分鐘後，本來他正打算開口時，兄長才

搶先打破了這短暫的靜默，「呐，我說媽和姐她們其實很擔心。」瞬搔了搔那整齊翹起的頭髮說

道。 
「我知道。」旬回答，但眼睛卻轉而望下看，整理背包的動作不停。大約在要出發的前兩天，他在晚

餐告知父母兄弟，自己因為任務要出遠門的事情，爸爸倒是很輕鬆的態度，順便提醒了他要小心

，媽媽和姊姊則是不約而同看向他，尤其是姊姊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但他大概也猜到她會想說

什麼，「她們擔心太多了。」 
「因為你是我們家的老么阿。」 
「...但也不是孩子了。」 
旬忍不住提醒了瞬，自己已經快20歲了的這件事。知道兄長一向是特別愛護家人，尤其對全和旬

兩個弟弟疼愛有加，老實說他不討厭哥哥這樣，只是像這樣一直被當成孩子來看，怎麼說都有些

不是滋味。 
 
湯石瞬沒說什麼，只是苦笑了下說：「總之，要平安回家阿。」 
 
隔天，他打算直接到山裡與其他的公會成員會合，於是一早和父母打過招呼後就從家裡出發。上

了電車，他選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避開交通的尖峰時刻，十分慶幸這時間沒什麼人，因早起再

加上氣溫有些寒冷的緣故，腦袋還未從昏昏沉沉的狀態中醒覺，這時候實在不希望身邊有多餘的



雜音。 
 
午夜藍的雙眼望向窗外的青空，雖然這時節已是歲末的寒冬，但今日的天氣不錯，令人不自覺地

提振了精神，一路上看著外頭的景色因電車的行駛速度而模糊了輪廓，好似浮光掠影、一晃而逝

，從住屋林立的城鎮駛離，經過慢慢地轉而變成了人煙稀少的郊區，本來蔚藍的晴空也漸漸地染

上了一片灰濛濛的色調。 
 
「變天了？」下了電車後，旬抬起頭來看向彷若陰雨連綿的天空，喃喃地說著。 
 
走出了車站後，他在巴士停靠站前等候著，那個村落的位置似乎又再更遠離郊區，若是要去那裏

，還得搭乘小巴才到得了山腳下，確認了交通方式以後，他還是忍不住說了句「真麻煩」。過了一

段時間後，終於等到了接駁巴士，他上車向司機說明了目的地後，就逕自在車上隨意找尋座位打

算坐下，接著旬注意到了角落的座位上有位眼熟的人，雖然沒有太多的互動，但他知道對方同樣

也是公會的同伴，於是他向對方點頭示意，而對方同樣也向這邊禮貌性地打了招呼。 
 
路面有些不平，旬從因些許顛簸的路段而搖晃的車身看出外頭。 
 
越是靠近西山的山腳，天空好像又比剛走出車站的時候，又再更深沉了幾分。 
 
這時，司機突然緊急煞了車，湯石旬疑惑地看向開車的人，坐在自己後方座位的那名公會成員雖

然沒說話，但他猜想對方應該也同自己一樣，對此刻的情況感到納悶。司機嘆了口氣表示，前方

開始的路段因為風雪太大、積雪太深，巴士無法過去，所以要請他們下車徒步走過去。沒辦法，他

也只得搔著頭髮，背起了背包走下車。 
 
要小心別惹怒了西山的雪女。 
司機在臨走以前，向兩人如此說著。 
 
在巴士掉頭開離了他們所在的地方以後，他和另外一人才提起腳步往西山山腳下走去準備上山，

兩人有一句沒一句的談話，越是靠近山腳周圍的氣溫就越低，就如同剛才那名巴士司機所說，這

裡的路段的確積雪很厚，他們必須得很小心走在路道上才能避免踩空，臉部裸露在空氣中的皮膚

也忍不住一陣刺寒。 
 
好不容易穿越過風雪到達了目的地的村莊，從村莊口進入了以後，同伴馬上隨機找了戶人家問明

村長的家在哪個位置，對方完全不想踏出門外，僅是抬起手向他指了指方向，接著旬便感覺到了

不只是眼前這名指路的村人、連其他幾戶人家看著，投以過來的視線並不像是因求助而喜出望外

的眼神，反倒是相當地不友善，大概因為他們是外地來的關係吧？ 
 
『...在哪裡？』 
突然間，從空氣中傳來若有似無的嗓音，他轉過頭望向一旁，但從那個方向看去卻沒有任何一人

，「...是聽錯了嗎？」 
他忽略了心頭那一陣異樣，跟著同伴一起往村長的住家走去。 
 
〝雪女發怒了～〞 



〝村裏降下天譴了～ 
〝喀東喀東！〞 
 
當他經過某戶時，突然聽見幾把童稚的嗓音在唱歌，於是駐足觀看。穿著厚棉大衣的幾個孩子圍

在爐火轉圈圈，一邊拍著手、一邊唱著。 
 
〝門外敲打的是誰～？〞 
〝不要開門～不要開門～〞 
〝憤怒的雪女會把誰抓走～？〞 
 
─雪女？ 
旬倏地想到了在走進山腳下前，那名司機說過的話：要小心別惹怒了西山的雪女。 
 
等到所有的人集合在村長家以後，一名面帶憂慮的長者便坐在眾人面前，開始述說起在這陣子村

內所發生的事情，就在歲冬的某一日突然降下了暴風雪，令村人們外出打獵都有困難，即使是冒

著風雪出村，也是都抵擋不住殘酷的天候，村內很多壯丁都因此生病、凍傷，更糟的是風雪阻斷

了村子與外界的聯繫，不僅沒辦法採買村民們過冬所需的民生物資，連到山下求醫都有困難。 
 
不僅如此，每個夜晚都會發生村民遭妖怪襲擊、成人和小孩無故失蹤的事件，所以他們大多只敢

在白天走出屋子，黃昏以後就絕對不會走出住家。 
 
─妖怪襲擊...人口失蹤... 
 
村長又繼續說了下去，據說作祟的妖怪是長久以來在部落村民間口耳相傳的雪女，但沒有人看過

雪女真實的樣貌，有的人說是名柔弱貌美的女子、也有人說如同兇殘噬人的夜叉，但實際上真正

看過了人大部分都是夜半失蹤，要不就是出外消失在風雪當中。 
 
不過這個村落長久以來，雖然受雪女出沒在深山的傳說影響深刻，但卻少有主動襲擊村民的紀錄

，大部分都會謹記些上山、日常起居的一些禁忌，以往也都相安無事，不明白為何會突然發生這

樣子的災難。 
 
話及於此，突然有人抬起手向村長發問了，信中給予的訊息線索似乎是與雪女的鏡子有關。老者

年邁的臉龐聽到這個問題，馬上嘆了口氣，疲憊的臉龐更顯老態。他表示曾經也集結過幾名村人

去尋找所謂的〝鏡子碎片〞，但這麼大的風雪別說是鏡子碎片，積雪也讓人連一根雜草也找不著

，最後他們只得認為那不過是小孩平時打鬧嬉戲的童言童語。 
 
不知道該如何解決問題之下，才決定孤注一擲，請求陰陽師的協助，說不定可以改善現況。 
 
老者的話讓旬想到入村時，村民們的眼神。 
─看來，也不是每個人都同意吧？ 
 
 
 



就在陳述完了事情經過後，在場的所有人似乎都在想著才如何尋找線索，接著有人提出搜查線就

分成兩路，一方是在村內一面保護村人，另一方則是到村外搜尋失蹤的村民。他加入了村外的搜

查線，每個人都準備妥當後便從村莊離開，每個人以村口為中心再分散成幾個方位尋找。 
 
旬看了看週遭的景色，在附近搜尋可作為記號的事物，但是風雪模糊了眼前的視線，根本連那兒

都分不清楚。 
 
只不過，除了失蹤的人口以外，還有令自己更在意的事情，那個傳說中的妖怪既然一直以來都從

未傷害過人，那這次的事件又是為何？成為唯一線索的那首童謠，真的只是孩子的童言戲語嗎？ 
 
雖然想要找尋些什麼蛛絲馬跡，然而刺骨的寒氣卻不斷侵襲著他，像是要阻擋他的思考一般。旬

沒辦法只好憑藉著口中默念的護身咒，讓自己不至於受到風寒的影響，開始找尋失蹤的村人。 
 
『...在哪裡？』 
『...到底在哪裡？』 
 
本來一瞬間他以為是錯覺，但弔詭的是那低語的聲音，相比耳邊呼嘯而過的強風聽得更清楚，經

過了幾次以後旬又更確定那並不是幻覺，而是真的不知道從何而來的聲音。 
 
─妖怪嗎，還是...？ 
他馬上停下腳步聚精會神，想要確認聲音的方位，無奈卻讓眼前這惱人的風雪給攪局，為了打破

現在這種進退兩難的局面，他便開始伸出右手結印默念起召喚的咒語，透過腕上的召喚物作為媒

介，嬌小的身影便從光亮中出現。 
 
看身著古式服裝的童子現身，如同週遭覆蓋的冬雪一般潔白的雙耳調皮的晃動了幾下，見此狀，

銀灰短髮的青年嘴角微彎說：「青葉，你的鼻子夠靈吧？」 
「没問題！」青葉金青異色的眼瞳透著自信，接著一個轉身化成一頭雪白的大型犬怪，不斷地嗅聞

著周圍。 
 
不出幾秒，犬怪朝著某個方向吠叫了聲，示意該往那個方向。「是那裡嗎？」他馬上跟著青葉朝著

風雪衝去，途中有幾段牠會先停下來聞味道確認，才又再次向某個方向跑去。旬就這樣前前後後

跟著青葉繞了幾圈以後，白色的犬妖突然停了下來吠叫了聲，接著他便看到了眼前似乎有座山洞

，他趕緊上前去查探。這個山洞似乎是渾然天成的棲息地，岩壁堅硬且密實，外頭強大的風雪吹

不進洞裡深處，想必應該有許多野獸隱身於此。 
 
「起！」他取出手中的符紙，原本輕薄的紙張馬上扭曲焚燒成一團火球，將黑暗的洞穴照耀著燈火

通明。一步步地往裏面走去，他發現似乎隱約可以聽到像是喘息、又像是低語的聲音，愈是往山

洞內部走進去，就聽得愈清楚。等到走到了內部盡頭時，湯石旬才藉著火團的光芒看清了裡頭的

情況，幾名成年人蜷縮著身軀，彼此互相依偎著，看起來相當的虛弱。 
 
「喂，還好嗎！」發現可能是失蹤的村民們，他趕緊上前察看他們的狀況，還好他們都還有點意識

，但是即使如此沒有爐火可以取暖，似乎都快凍僵了，於是他當機立斷，先從背包中取出厚毛毯

覆蓋在他們身上，接著從口袋中拿出另外一張顏色特異的符紙，那是與公會的同伴從村落口分別



以後，作為通信用途的符咒。 
 
他催動了靈力讓符咒生效。 
 
希望其他人趕快收到，不然他一個人可沒辦法帶著這幾名成年人從風雪中平安返回，在這段時間

內，他從背包中取出一些救急用的物品，並分食了一些乾糧讓他們補充體力，只可惜身上並沒有

帶可以升火的器具，村民們只能依靠著唯一的一張厚毛毯，依偎著彼此的體溫取暖。 
 
隨著時間的流逝，旬也越發感到焦躁，然而他知道此時自己絕對不能慌亂，只是心中不斷生出的

著急卻也讓他無法忽視，於是他也只得思考別的事物開始轉換注意力。 
 
『...在哪裡？』 
 
本來還在想著該如何脫困的時候，旬又突然聽見了那個聲音。 
 
『...恨...』 
『...卑劣的、愚昧的...』 
『...居然奪走了...恨...』 
 
「唔。」由於山洞內部不受到外頭暴風雪的影響，卻也因此他聽得更清楚。 
 
那聲音，令他感到一股寒意，以及惡意。他環抱著的一手不自覺地揪著袖端，相當的不舒服。 
 
「旬？」犬妖不知何時回復了童子的模樣，像是發現了他的不對勁，有些憂慮地望著。 
「我沒事，你先繼續注意洞外的狀況。」他說。 
 
『...在哪裡...』 
『...到底拿到哪裡了...卑劣的小偷...』 
 
他又再次聽到了那聲音似乎在訴說著什麼，發現那似乎是在村民聚集的地方附近發出來的，於是

他在低語聲傳來的地方埋頭開始尋找著。 
 
「有妖氣！」青葉站在他身旁說著，接著他從一堆碎裂的石塊、野草堆及動物短暫停留所遺留下來

的毛髮當中翻到了一塊像是碎片的東西，他小心翼翼地拿起來觀看，碎片的表面映照出銀灰的短

髮及午夜藍的眼睛。 
 
─難道這就是... 
正當他想著是否就是心中所想的那個物品時，突然腦中出現了影像，就像是播放著電影膠捲一般

，一幕幕的畫面不斷切換、播放，切換、播放... 
 
他看到了身著潔白和服的女性笑得溫柔嬌羞的樣子，接著又是一名男子面帶溫和地執起女子的

雙手，像是呵護珍寶一般地慢慢地擁她入懷。 
 



─這是什麼... 
他可以確定這並不是屬於自己的記憶，不論是畫面中的那兩人、抑或是此刻所看到的景像，他每

一樣都不熟悉，然而不知為何，這畫面卻令他感到十分懷念、彷彿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當中的情

感。 
 
「這是...」 
「...旬？」 
 
『恨...好恨...』 
『還給我...』 
 
倏地，眼前明亮的風景象是風雲變色一般，四周而起的黑暗慢慢地從腳邊竄起，彷若煙霧般裊裊

升起、集聚，緊接著開始朝著他席捲而來，猶如毒物不斷地包覆他的手腳、侵蝕著他的內心。 
 
『恨...我好恨...』 
『死吧...通通...』 
 
他不斷的掙扎，卻也無法從中逃脫。 
 
『消失吧！！！！！」 
 
「旬！」青葉在他耳邊猛然大喊，將湯石旬從幻覺中喚醒。 
「...青葉？」他望向犬妖童子的臉龐，似乎還有些驚魂未定。 
看樣子，他的式神似乎是喚了他好幾次，沒想到他竟然被幻象給迷惑了。 
 
他馬上將那碎片隨便找塊東西包好，然後放置在口袋裡面，然後伸手擦了擦額上不斷冒出的冷

汗。 
 
「我沒事。」他說。 
 
接下來，旬似乎聽到從洞外傳來的叫喊聲，幾名公會的成員從外跑了進來，看來是確實接收到了

他們的求救通信，這讓他放下了心。他們ㄧ個攙扶著一個，引導村民回到村落，旬趕緊跟上，一邊

注意前方隊伍的行進，一邊在後方確認安全。 
有妖怪！ 
前方有人大喊，接續著從四方而起的妖氣向他們包圍過來。本來以為援救會很順利，沒想到竟然

半路又殺出程咬金。 
 
式神青葉發出了警戒的低吼，然後再次化身成巨大的犬妖。 
 
他立刻咬破自己的手指在符紙上寫下咒文，並朝向那些聚集的雪妖投擲出符咒，「降妖伏魔！歸

天！急急如律令！」受到符咒的攻擊，妖怪們短暫地退開，他們的眼前立刻出現一條路，於是有些

人趕緊引開妖怪，另外的人則分別帶領村民趕緊逃離戰場。 
 



─臨、兵、鬥、者... 
默唸著九字護身咒，他必須得引開妖怪的注意力，一個念頭就往別的方向跑了過去，其中幾隻妖

物追著他。 
 
「呵，沒想到還真的跟著來！」他說著，等到跑了一段距離以後，才又轉過身來面對。 
 
青葉怒吼著四隻腳掌一蹬，朝向那群妖怪嘶咬過去。趁此旬又再次掏出了符紙，動手結印另一個

符咒發動攻擊，「破！」妖怪的身體倏地向火藥般地炸開，就在青年以為攻擊奏效的時候，那名妖

物原本損傷的本體，卻又突然恢復了原狀。 
 
─什麼！ 
訝異著眼前的狀況，於是他又再動手結印，「破！」 
 
旬對著其中一頭雪妖發動攻擊，過了幾秒卻又是一樣的情況。「可惡！因為是敵陣嗎？」判斷應該

是環境令這些妖怪可以毫髮無傷的關係，他一邊閃躲著妖怪的攻擊、一面注意青葉的動作好讓自

己有可乘之機。 
 
要是他會使用火屬性的咒術就好了，但以他目前的能力要使出相剋屬性的咒語，成效並不大。 
 
『還來...』 
『快還來...』 
 
他又再次聽到了那聲音，與先前虛無飄渺的聲音不同，這次是針對青年而來。 
 
「想要嗎？」旬望著那群將自己包圍起的妖怪，嘴角微彎。 
 
雖然，此刻他的笑容看起來有些逞強。 
 
雪白的犬妖此時毛髮豎立，於前方護衛著青年。 
 
「青葉...掩護我。」他低聲向立於前的巨犬說著，知道牠應該有聽到，過了幾秒後他一個口令，青葉

再次衝上前，揮舞著利爪攻擊眼前的敵人。 
─只能孤注一擲了... 
他在腦中搜尋著自己的印象，然後在心中默念著從沒靈活運用過的那個咒語。 
 
「丙丁之君，丙丁火神！火山坎位，奔騰黑雲！」青年一邊唸誦一邊結印，但不熟悉的咒文令他動

作相當緩慢，「天火！天將！蓮火灼華！急急如律令！」最後順利唸完咒文，他朝向雪妖們投擲出

了符咒。 
 
一團激烈的火光延燒到其中一頭妖物身上，但卻只融下它一身的雪水，沒有在預想之中一舉殲

滅。 
 
─半調子的...果然不行嗎！ 



意料之中的事情，卻也不禁令人懊惱。就在青年懊惱之際，妖怪突然像是被激怒發狂了一般，猛

攻眼前的巨犬。 
 
「旬！」犬妖童子被攻擊時向他叫喊了聲後，就消失在空氣當中。 
 
湯石旬暗自在心理喊了句可惡，但接連不斷使用符咒，再加上又逞強地使用了不熟悉的法術，他

的靈力已經快耗損的差不多了，大概連再次召喚式神的餘力都不剩，於是他ㄧ個念頭下來，只得

先行跑走。 
 
妖怪追逐在他的身後，不斷地朝向他攻擊，他只得一直跑，一直跑。對山林環境不熟悉的他，只能

胡亂地逃跑，被妖怪追趕，弄得遍體臨傷。 
 
突然間，妖怪朝著他的腳下投擲出了冰塊，將青年硬生生地絆倒。 
 
「唔！」他吃痛地倒在了雪地上，本想起身但遭到接連攻擊的身體已經多處的凍傷和擦傷了。 
 
然而，他抬頭向前，不知何時已經來到了個湖泊，沒想到這裡居然會有這樣子的地方，奇異的是，

明明是風雪繚繞的環境，這座湖泊卻完全沒有結冰。 
 
「呵，既然這麼想要，就去拿吧！」他向那群妖怪說著，然後從口袋中掏出那枚鏡子的碎片，奮力

一丟，往湖水的中心丟了過去，只見那平靜的水面發出了〝咚─〞的聲響。 
 
只是說也奇怪，那群雪妖卻在碎片被他投入湖泊之後紛紛停止了動作，接著像是蒸發了一般消失

在空氣當中。 
 
「呼、呼、呼...」灰髮青年不斷地喘著氣，藍色的雙眼逐漸迷濛。 
 
─結束了...嗎？ 
 
本來他還對眼前發生的事情疑惑著，但下一秒沉重的身軀往前一倒，腦袋無暇再思考那些事情，

銀白色的雪花慢慢地掩蓋在他的身上。 
「總之，要平安回家阿。」 
 
哈，看來他應該沒辦法好好遵守這個約定了。 
 
 


